
到处乱跑
■李凤在

2018 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民间文化
的职业搜集者，或者一个半吊子文人，我
在那个结构松散待遇优渥的文化机构已
经待了快十年啦。在这浑浑噩噩的十年
里，我如愿以偿地挖掘着城市的历史，不
厌其烦地搜集整理隐秘于民间的众多文
化符号，然后以部门的名义陆续出版了
诸如《明清笺稿遗存》《清园文丛》《次溪
公年谱》等七八册文献资料，好像还有两
本涉及民俗的小册子。也正是它们的存
在，保证了我在这个单位里的位置不被
觊觎，虽然我的人际关系和我的长相一
样糟糕。我的部门领导是个更年期提前
的小白胖子，总觉着自己应该属于白领
丽人文化精英范畴，老惦记着风韵犹存，
浑身上下挂满电子设备。长期以来她就
跟我不对付，根深蒂固地认为我是一个
颓废的人，一个毫无情趣的人，一个应该
被时代抛弃的人，总之是个讨厌的人。
如果不是从业绩方面考虑，她早把我轰

跑了。因此，这个一贯性看我不顺眼的
女人总是想办法让我从她眼前消失，当
然是带着工作任务消失，换言之就是有
多远滚多远。有时候我会主动地挑衅，
千方百计地把她弄得火冒三丈，然后我
就可以一溜烟地跑到我希望去的地方待
上一阵。不过，我会在她们把我遗忘之
前回来，我说过我是个有单位的人，体制
内，活动经费像空气一样，虽然你看不
见，但用的时候老有。

上半年我的生活有点乱套。春天的
时候，跟我一起摸爬滚打了整整三年的
女友离家出走，还学人家明星给我留
言：同行半路，一别两宽。净弄些没有
的。她说不是因为在她生日的时候我没
有给她买 iphone11，也不是因为三年前
答应她的芭提雅十日游一直没兑现，更
不是斜刺里杀出来的那个开着迈巴赫的
家伙见天接送她上下班。她说我给过你
很多机会让我过得跟别人一样幸福，但
是你没做到，我只好再换个人试试。我
认为她在扯淡，三年前正是凭借我帮她
炮制的文案让她顺利地入职那家著名的
广告公司，后来多次替她操刀主笔，助
她晋升部门经理。现在，这个忘恩负义
的娘们儿不辞而别了，另谋高就了，见
异思迁了。感情这个玩意儿有时候真不
靠谱，就像当初玩命扔出去一只回旋
镖，一不留神没接住，结结实实扎在自
己胸口，酸爽至极。

那段时间我有点自暴自弃，在我赖
以生存的出租屋附近有一条小吃街，整
个夏天的晚上我几乎挨家买醉，喝了数
不尽的啤酒。后来终于遭到了身体的报
复，有天深夜我被突如其来的剧烈疼痛
惊醒，抱着肚子辗转反侧哭爹喊娘，胆
小怕事的大胖子房东一口气叫来了
110、120，到医院后被强行诊断为急性胆
囊炎，长期酗酒导致。天亮之后，我的
朋友大昭闻讯而至，带着我做了 B 超和
CT，后来他告诉我胆囊里有结石，要做
微创。

大昭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意外认识的，开着一家文化传媒公司，
经营范围很广，按大昭的说法就是除
了违法的，剩下的只要是跟文化沾边
儿的他都做，在你胳膊上纹两条带鱼
那也能叫做刺青文化。大昭虎背熊
腰，秃顶，长相一点也不文化，可实际
上人很憨厚，黑皮红心，按他的话说是
充满了内在美，而且关键是气质，从头
到尾的正能量。

也该着时运不济，我的微创手术
很不成功。那个看上去心不在焉的医
生干起活儿来果然稀松，鼓捣了半天
也没能把结石顺利取出，后来干脆自
作主张地连窝端了——把我的胆囊摘
除了。苏醒之后我总觉着肚子里空了
一块儿，像一道永远也答不上的填空
题那样支棱在那里。我担心地对大昭
说完了，本来我就胆小如鼠。大昭说
它跟了你快四十年了，早用旧了，摘就
摘了吧，以后记得忌荤腥，就像个诚实
的出家人。

大昭有生意要做，自掏腰包雇了
一周的护工来照顾我住院期间的吃喝
拉撒，实际上三天之后我已经满世界
蹒跚学步了。出乎意料的是我的小白
胖子领导居然莅临病室，在医用口罩
的掩护下表达了组织上的关怀。最后
她说不要急于考虑工作，先把身体养
好，时间自己掌握吧。别以为我会感
激涕零，小胖子居高临下幸灾乐祸的
表情隔着口罩我也看得见，心花怒放
的她肯定认为我罪有应得。看着她扬
长而去扭腰摆胯的背影，我不顾邻床
的白眼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我当然没有王小波的力量和勇气，
有事没事把女领导拎过来抡过去的，我
没有义务，也没有兴趣，虽然我是在她治
下工作听从她调遣。这个十年以后还是
一米六的女人，从食物链最底端的办公
室接线员做起，一路风尘干到了副处，或
者相当于副处，个中滋味心知肚明罄竹
难书，对部下颐指气使呼三喝四也情有
可原。我之所以时不时地揭竿而起，只

不过是为了挣扎出一片生存的空间，我
不想韬光养晦，我只想自由呼吸。

风是自由的，但撞上南墙之后它也
得拐弯。因祸得福，属于我的漫漫长假
开始啦。

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个病人，出院之
后我网购了一套有蓝白条纹的纯棉睡
衣，穿着它在出租屋附近溜达的时候，已
经有人问候我并给我让座让路了。我每
天带着那种细长的香烟出没，跟买早点
的打听一下收入，关照一下露着肚脐的
小姑娘早晚别着凉，花半天时间坐在发
廊里跟人聊天探讨发型设计，或者倒一
杯可乐，在午夜的街头看秋风乍起，躲避
那些酒气熏天呼啸而过的年轻男女，感
叹自己年届不惑了还一事无成。还有就
是怀念一下刚刚不辞而别的爱情，祝福
那个绝情的娘们儿宫外孕，暗自发誓此
后牢记谁动感情谁完蛋，呼吸空气一样
呼吸孤独的自由，碾碎烟头一样碾碎过
往的岁月。

三十岁的时候我还认为爱情和钞票
一样很重要，虽然获取的路径和难度迥
然不同，不像雄狮面对着母狮和角马只
需要大吼一声亮出獠牙。我想我的前女
友们都会赞赏我对爱情的态度，只不过
屡次争风吃醋我皆处下风，没人会喜欢
一个势单力薄的失败者，一个经常落荒
而逃的人。

身体恢复到无聊之后，我清理了一
下手头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本地明清以
来散佚在民间的金石文徵，课题略显枯
燥乏味，纵使有以前的蓝本可供参考，实
际操作起来却捉襟见肘谬误连连。我找
出去年至今的笔记，企图按照时间纬线
进行初步梳理，然后再横向扩展，斟酌缜
密，以期达到全覆盖，甚至推倒重来也在
所不惜。

我之所以加快工作进度主要是为了
在以后的时间里玩得无牵无挂没心没
肺，这与性格有关，就像以前谈恋爱的时
候，我习惯干净彻底地分手之后再去全
身心地拥抱下一任，不留后患，没有尾
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优秀谈不上，渣
男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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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0版）
老太说，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

一条狗。老太说，还有我孙子。我说，
哦。老太说，那狗像是对你爸吹唢呐有
意见，我孙子快拽不住了。我觉得口干
舌燥，我说，您放心，我这就劝我爸。老
太点点头，带着两名老头儿花团锦簇地
走了。

我爸仍沉浸在唢呐的世界里，刚才
发生的一切他好像全没看见。我去拽
他的胳膊，他躲开我，又绕到梧桐树另
一侧，我追过去，他又跑开。我们围着
梧桐树转了几圈，他脚下生风，我总也
赶不上。我感到公园里所有人的目光
都带着刀子，纷纷向我们掷来。

一声狗吠让我爸停下了脚步。金
毛就在我爸脚下，它把全身的毛奓成一
只刺猬，尾巴高高翘起，冲着我爸狂
吠。我出了一身冷汗，下意识躲到树后
面，探手去拉我爸。谁知我爸扎下马
步，汪汪——对着金毛吹出两声同样的
狗吠。金毛偏了下脑袋，再摆正，汪汪
汪——我爸支起来的胳膊肘也震了三
下，汪汪汪——

狗不叫了，毛塌下来，耳朵缩在脑
后，尾巴折到身下，屈腿蹲在地上，嘴巴

半张，吐出鲜红的舌头冲我爸喘气。我
爸站直身子，抬头，唢呐口向天，吹出一
串清脆的鸟鸣，狗耳朵再度支棱起来，
左右转动。唢呐口调整方向，吹出一声
虎啸，几片巴掌的树叶随着唢呐声飘
落，金毛一哆嗦，夹着尾巴风也似的跑
掉了。

我坚决不让我爸再出门，我去上班
就把他锁在家里。几天之后，我正上着
班，惯常摸鱼的同事跑过来，举着手机
给我看，上面正在播放一个短视频，视
频里我爸对着狗吹唢呐。同事指着躲
在屏幕角落里一张蜡黄的脸说，这不是
你？我说，谁这么无聊？同事说，这老
头儿火了，你也跟着蹭了热度。我说，
那是我爸。

我淘了一台大屏二手手机，又买了
手机支架、麦克风，一切就绪，我要给我
爸开直播。我给我爸做了工作，他没点
头，也没摇头。没摇头就是默许。我上
下打量他，满脸皱纹，胡子拉碴，头发也
乱糟糟的，衣服不知道穿了几年，全是
褶子，这样不行。我拉着他去理了发，
剃了胡子，又在商场买了两套衣服，紧
身背心，上面画着骷髅头，再戴上染成
金色的铜链子，整个人焕然一新。

直播间开始没几个人，我爸坐在镜
头前也有些局促，他一只手握着唢呐，
另一只手去扯身上的背心，背心有弹
性，扯起来，一松手，又弹回去。我说，
爸，咱得先预热，您吹段流行歌曲吧，吸
引吸引人。我爸把唢呐含在嘴里，吹出
一首《纤夫的爱》，声音软绵绵，有气无
力的。我说，爸，这歌老掉牙了，《大碗
宽面》您会不会？他摇摇头。我说，那
就别吹歌了，还学狗叫吧，这您拿手。
我爸抬头瞅着我，许久不动。我说，爸，
咋了？我爸收回目光，起身，大腿蹭到
身后的椅子，椅子倒了，椅背砸在瓷砖
上，奏出一个响亮的音符。他提着唢呐
回了卧室，我跟到门口，他关了门。一
会走出来，换了之前的衣服。我有点
慌，说，爸，您要干嘛？他不看我，用唢
呐吹出两个字，散心。

一直等到傍晚，我爸还没回来，打
他手机，关机。我担心起来，忙出去找，
小区里没有，饺子馆也没有。此时太阳
隐在远处一栋大厦后，只挣扎出红彤彤
的光晕，街上的行人披着落日的余晖走
在各自回家的路上，天渐渐黑下来，男
男女女老老少少，人那么多，可里面没
有我爸。我想他已经离开了我，离开了

这座城市。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回家的车票，

我被一把铁锁拒之门外，我爸并不在
家，我找到我妈坟上，也没我爸的影
子。我妈的坟新培了土，散发着新鲜草
籽的芬芳，前些天的小嫩芽居然抽出枝
条，长成了一棵小树，我爸的唢呐就挂
在嫩绿的枝条上，俨然树上开出的花。
我把唢呐轻轻取下来，托在手心端详，
我不明白，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我
爸如此痴迷呢？转动唢呐杆，我看到上
面有一排小字，因久经磨砺，字迹已经
有些模糊，我卷起衣襟，在那排字上擦
了又擦，勉强辨认出：赠李大庆（我爸的
名字），1988年3月5日。

那是我出生的前一年，我爸刚刚娶
了我妈，我妈刚刚嫁给我爸。

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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